
▲陈同滨近影。

（均受访者供图）

荨陈同滨寄语 ：

增强文化自信， 振兴

中华民族。

【人物档案】

陈同滨， 1953 年生于浙江杭州， 1979 年考入

天津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学习， 1983 年至今在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工

作， 1996 年担任历史所所长， 2008 年任 “文化遗

产保护规划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 主任 ，

2012 年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

兼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中国建筑学会城乡建成

遗产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

园林委员会副会长、 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委员，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灾害防

范与文化线路等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获建设部 “中

联重科杯”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第四届新

加坡城市规划奖金奖、 联合国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

护奖杰出项目奖等。

2019 年 7 月， 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首
都巴库召开， “良渚古城遗址” 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 5330 页良渚申遗文本的编制， 负责人是陈同滨。

这不是陈同滨第一份 “战绩”， 她之前做过 《长城
保护总体规划》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 《敦煌莫高窟保
护总体规划》 等 ９ 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 在今年
之前， 她已主持申报成功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元上都遗
址、 丝绸之路： 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等世界文化遗产。

而且， 在高句丽王城、 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申遗过程中 ，

也有陈同滨之功 。 这一记录 ， 在国际遗产界都是罕
见的 。

“良渚古城遗址” 是她主持申遗咨询成功的第四项
世界文化遗产。 在良渚申遗文本中， 有这么一句重要的
定论： 良渚古城遗址可填补 《世界遗产名录》 东亚地区
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 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提供独特的见证， 具有世界突出普遍价值。

“我们在讲述遗产价值的时候， 不仅要说它对中国人
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而且可以见证过去人类是一种什么样
的状态、 有什么样的智慧， 并落脚到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
有启迪意义。” 陈同滨说， “申报世界遗产， 必须突破自
身文化背景的局限， 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去解读。 假如一座
中国宫殿， 你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 这是中国某皇帝登
基的地方， 所以重要， 那一定很难入选。 打动评委的， 一
定是对世界、 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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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创新不止

采访陈同滨 ， 不是在北京她的

办公室 ， 而是在杭州老家 。 她身着

灰色正装 ， 娓娓道来 ， 言语间透着

江南女子的温婉可亲 ， 又自带 “理

工科” 严谨坚毅的气场。

从 1983 年入行， 她在建筑遗产

研究与保护领域干了 36 年。 这期间，

历史所不仅 “没有成为历史”， 还经

由不断地创新， 承担了一系列的重大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所有的项目都

很难， 一言难尽， 但有一些精神是贯

彻始终的： 忠诚、 坚持、 创新”， 陈

同滨总结说， “如果再要概括就是一

条： 不忘初心、 振兴中华”。

有人称陈同滨为 “点金圣手 ”，

因为她所参与的国家申遗计划项目都

成功了 。 可对于这个称呼 ， 陈同滨

说， 她绝不敢苟同。 她认为， 世界遗

产的申报过程是一场 “国际游戏 ”，

主要规则是别人定的， 申报项目的成

与不成， 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但在任

何一个申报项目的推进过程中， 我们

都能体验到一个遗产价值被不断挖

掘、 甚至重塑的提升过程， 特别是从

世界的角度、 人类文明史的角度， 去

重新看待和评价我们中华文明与民族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特征， “这是

一件值得做、 有意义的事”。

她还坦言 ： “于我个人而言 ，

每一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探索与

实践 。 我既然接手了这个项目 ， 起

码要负责任 ， 或者说 ， 不求有功 、

但求无过。 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学无止境 。 尽己所能在国际语境中

讲好中国故事 ， 让世界了解中国文

化遗产的价值 ， 看到并理解中华民

族的祖先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 是

我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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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同滨：从人类文明高度解读中国遗产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压力重重之际
聚焦大遗址保护规划

在西子湖畔长大的陈同滨， 读书

时最怕语文课， 最喜欢数学和外语。

少时心中向往的是像居里夫人一样、

专心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1969 年 ， 陈同滨远赴黑龙江下

乡插队， 此后又进工厂做了 ７ 年的工

人。 从田间到机床车间， 对大学教育

和知识的渴求， 一直是她心底不舍的

执念。

1979 年 ， 陈同滨考上了天津大

学建筑学专业。 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创

建于 1895 年的北洋大学， 学校建筑

学专业与清华大学、 东南大学和同济

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同属中国一流。 在

天大建筑系那幢灰蒙蒙的八号楼里学

习了 ４ 年之后， 陈同滨感慨： “从可

敬可佩的老师们那里学到的， 不仅仅

是建筑学的基本知识， 更重要的是天

大的学风———求是务实。”

大学毕业 ， 陈同滨被分配进中

国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 （现名中

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进所

不久后 ， 一次开会 ， 陈同滨坐在了

前辈傅熹年先生的书架前 ， 无意中

发现了一册发表于 《历史研究 》 杂

志的文章 《王国维传》， 文章从杂志

中拆出 、 单独用牛皮纸订了一个

封面 。

王国维是谁？ 一个当时她并不熟

知的人物及其人生历程 、 学识与精

神， 深深触动了陈同滨。 此后 10 年

间， 从王国维、 罗振玉到陈寅恪， 从

闻一多到张爱玲……一系列的人物事

迹， 以及当时大量出版的哲学文艺理

论译著， 向她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耀眼

光芒。 自此， 陈同滨完全沉浸在人文

知识的探求中。

伴随着 《1851-1980 世界建筑编

年史 》 与 《新艺术运动 》 两个课题

的推进 ， 陈同滨思想受到冲击的同

时 ， 个人兴趣也逐渐从异彩纷呈的

建筑历史转向与人类文明文化发展

关联更为密切的城市史 ， 特别是受

当时张光直先生 《考古六讲 》 的影

响 ， 先秦乃至史前的中国文明起源

成为她的关注重点 。 这一状态一直

延续到 1992 年。

1992 年 ， 作为住建部直属事业

单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实施 “事

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自负盈亏。

“我那个 《新艺术运动》 的课题

就差最后一章， 但是一个月也坐不住

了， 生计没有着落， 既不能、 也不可

能让别人养着做课题呀， 得马上去找

活、 干活！” 陈同滨说， 那时， 对于

从事历史研究或行业基础研究的人而

言， 压力无处不在。

所幸， 历史所在 1993 年受理了

宁波市规划局委托的一个项目 《月湖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 第二年 ，

天一阁的负责人也发来邀约。 这是陈

同滨受理的第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规划与工程项目。 很快， 宁波地

区的河姆渡遗址也来委托他们规划博

物馆二期工程。

1996 年 ， 在河姆渡遗址现场勘

查， 陈同滨站在回填探坑的土垄上，

下定决心说 ： “今后就走这条路 。”

这是一条服务考古遗址保护、 同时得

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理想之路。

“当时， 对方的要求是在河姆渡

遗址上盖一个大展厅、 揭露考古现场

用于展示， 我们以为就是个盖房子的

事。” 陈同滨回忆说， 实地勘察后才

发现， 遗址现场位于当地地下水位的

4 米之下， 设想压根没有可行性。 双

方商议， 改为在地表原址模拟考古现

场， 同时在保护范围之外就近设计局

部聚落展示场景， 呈现 7000 年前河

姆渡人的生活起居。

为了 “复原 ” 7000 年前的聚落

场景， 特别是干栏式建筑， 陈同滨依

据 《云南民居 》 策划了云南边境的

“大房子” 考察： “我们对全国范围

内的民居摸底调查过， 只有云南才有

干栏式的大房子建筑。” 做史前考古，

需要从出土遗址遗迹来推断早期社会

的形态， 比如， 一群人是住一所大房

子里， 还是分开住几个小房子？ 过去

的人是怎么选址的， 房屋又是如何建

造的？ 火塘在哪个位置， 瓶瓶罐罐尺

寸几何、 意味着什么？ 在室内外分布

的情况怎样……太多的细节和问题，

需要在遗址遗物里探索 。 也只有立

足考古现场的实物与发掘情况 ， 结

合民族考古学 、 人类学等多学科知

识 ， 才能对史前干栏式建筑进行推

断性设计。

这个项目在 1998 年的国家文物

局评审之际， 获得考古学界徐苹芳、

严文明等老先生的一致赞赏。 自此，

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 甘肃大地湾

遗址、 辽宁姜女石遗址、 辽宁牛河梁

遗址等一系列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与

展示工程， 成了历史所仅存六七人的

全部 “生产任务”， 也开启了我国大

遗址保护规划技术在 20 世纪末的早

期探索。

丝绸之路的遗存
我国为何要分 5 类？

“我们从老一辈学者身上学到的

是坚持、 初心不改。 单位改制， 我们

面临的是生计问题， 历史所要么活、

要么死， 一直都没有选择离开的人，

肯定都是真心热爱这份事业的。” 陈

同滨说， 当然， 仅仅凭借坚持也不能

解决生存问题， 还要创新。 “杭州西

湖文化景观、 故宫古建筑群、 敦煌石

窟……文化遗产分布环境的差异很

大， 有的在江南水乡、 有的在西北戈

壁， 遗产本身的类型也有很大差异，

有古建筑群、 考古遗址、 石窟石刻，

还有新兴的文化线路、 文化景观等。

每一个项目都是新的挑战， 我喜欢有

挑战的项目。”

2000 年 ， 历史所受理 《新疆吐

鲁番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 项目。 项目的时间很紧， 规模也

大， 陈同滨拉回来一平板车资料的同

时， 也发愁， “当时的科技手段非今

天可比， 我们做 7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规划 ， 连 50000:1 的地形图都没有 ！

因为那里， 还是无图区。”

陈同滨想办法找了一套 250000:1

的地形图， 没法用。 7 万平方公里的

吐鲁番 ， 分布着 208 个各级文保单

位 ， 自治区级文保单位就有二三十

家。 不得已， 她主动找到了国土资源

部遥感中心出图， 订了一份 6 万元的合

同 ， 买 7 万平方公里的卫片影像图 ，

“性价比很高， 但颜色与实际情况比是

相反的。 戈壁滩的颜色像生牛肉， 血红

血红的， 不是自然色……我们和遥感中

心的同志一起调试 ， 成功后再挂到墙

上， 6 幅图挂了足足 6 面墙！”

图纸解决了， 接着是保护规划技术

的挑战。 吐鲁番盆地是世界第二低地，

因巨大的地势高差引发常年大风， 盆地

东侧有百里风区 、 西侧是 30 里风区 ，

风力最大时能把火车掀翻！ 因此， 吐鲁

番地区的文物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风

蚀， 以及因戈壁沙漠、 山地沟壑、 盐碱

盆地等不同的地貌对文物保存造成的环

境压力。

如何防治风蚀， 陈同滨最后从国外

资料里找到了答案。 “保护规划必须考

虑吐鲁番地区的地理气候特征———极干

旱， 水资源紧张是最根本的问题， 种植

防风林的规模要取决于水资源的供应可

能， 游客量的增长也要取决于水资源的

供应可能。 所以， 规划必须以当地生态

本底格局为基础 ， 整合考虑文物 、 生

态、 旅游等各类资源保护利用。” 她说，

考古工作成果不属于文物保护的措施，

文物保护措施也不能解决社会协调发展

问题 ， 文物保护规划必须以保护为前

提， 集合众多学科知识， 统筹协调、 因

地制宜。

2014 年 “丝绸之路 ： 长安—天山

廊道路网” 申遗成功之前， 国际上对丝

绸之路的遗存分类给出三大类型： 第一

类是生产类， 如直接生产陶瓷的窑址；

第二类是交通类， 如驿站、 旅馆等与直

接维系交通有关的遗存； 第三类是产物

类 ， 凡是因交流交通而产生的集市城

镇， 包括宗教和文化艺术科技等。

陈同滨解释道： “这个分类方式是

一种自上而下、 依据文化线路的定义设

定的。 一旦应用到中国境内， 问题马上

就出来了： 中国的汉长安城， 不是丝路

开通之后才有的， 显然不属于第三类，

更没法归入其它两类。 所以， 我们就自

主创新， 立足中哈吉三国的 33 处申报

点自身的历史功能， 归纳出五种类型：

中心城镇、 商贸城市、 交通设施、 宗教

遗迹、 关联遗迹 （张骞墓） 等。 当然，

这是一个开放的类型模式， 还可依据后

补的遗产点增加生产基地之类。 这套分

类法与国际专题研究报告的方式完全不

同 ， 但满足遗产描述的逻辑要求 。 最

后， 这个超大型文化线路的系列遗产分

类理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审理

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充分肯定， 为

丝路申遗奠定基础理论。 ”

良渚保护规划或将修编
遗址可能调整两个边界

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 各地文化面

貌的辨识、 文化谱系的建立是中国考古

的主要任务。 8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红

山文化、 良渚文化随葬玉器大墓的发现，

才开始文明探源。 而良渚遗址的发现，

证明中国在距今 5000 年左右已经进入

到早期国家形态。 这就改变了以往国际

考古学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认知。

如今， 人们知道良渚文明出现的时

期， 也正是古埃及、 苏美尔、 哈拉帕文

明开始出现或正在发展的年代， 在距今

5000 年这一重要时期 。 良渚古城遗址

凭借大量的遗址遗迹， 包括高大宫殿台

基、 完整的城墙遗址、 古老而庞大的水

利工程， 以及数以千计、 象征权力与信

仰的精美玉器 ， 足以让人相信 ， 5000

年前， 良渚王国社会发展程度， 完全可

与其他世界古老文明比肩。 这便是良渚

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

时针回拨到 2000 年， 陈同滨第一

次来到良渚遗址， 身份是 《良渚遗址保

护总体规划》 的主持人。 当时， 有 130

多个遗址点， 反山、 瑶山和莫角山等遗

址较为清晰 ， 其它遗址点清晰程度不

一， 其中大多只是找到一些红烧土、 陶

片。 怎么把这些遗址点串起来、 确定古

城边界？ 浙江省文物局组织了 3 代考古

人一起座谈， 众说纷纭之后， 依然画不

出个大体轮廓。

于是， 在那年盛夏酷暑中， 陈同滨

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一起

“打卡” 135 个遗址点 。 三伏天里 ， 偶

尔遇上一个过路农人， 他问： “这么热

的天， 我们都不干农活了。 你们在干什

么？” 说完， 大家一阵无言地苦笑。

“夏练三伏、 冬练三九” 是基本功，

40℃得去实地， 零下二三十度一样得去。

陈同滨笑着说， 吉林高句丽项目是冬天

勘察现场， “冻得整个人都麻木了”。

2002 年， 良渚遗址规划初稿完成，

2003年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评审。 2012

年， 陈同滨向时任杭州市余杭区区委书

记徐立毅汇报情况。 “当时， 我没有讲

规划， 直接讲良渚遗址的价值。 讲完后，

徐书记说了一段话， 我觉得特别到位。

他说， 从这个价值来看， 我们余杭区无

论工业、 农业， 做任何产品， 也不及这

个文化项目对全国的意义大。 所以， 他

建议这个项目要立即启动， 决策后的第

一件事是公布实施文物保护专项规划

《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第二件事是

立马从整个余杭区的辖区范围里划出一

块土地， 拍卖款项部分反哺遗址保护，

这个措施起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

陈同滨表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 良渚遗址管委

会的用心保护， 以及规划编制组 “十几

年如一日” 的跟踪调研都值得肯定， 是

大家戮力同心促成了今天的成果。

申遗成功后 ， 杭州市政府明确提

出， 要把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作为一个圣

地， 控制每天 3000 人的访客量。 “这

一认识使得良渚遗址避免了普通旅游观

光景点的游客量超载问题， 这是对良渚

遗址最好的定位， 是保护工作的后续保

障！” 陈同滨欣喜地说。

明年， 陈同滨及其团队还将针对良

渚古城遗址新发现进行总体规划的修

编。 “我们会对 《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

划》 进行修编， 并调整两个边界， 进一

步提升世界遗产的价值阐释、 协调好遗

产和遗产所在地的和谐发展关系。”


